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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光天光．．霞霞》》舞在稻田中舞在稻田中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1515周年周年

「大館操場
音樂節：弦內
之音」載譽回

歸，再度藉音樂帶出撫慰人心的
力量。由2023年 11月 20日起至
11月30日一連10天，大館監獄操
場將化身成為舞台，樂聲在原本
的監獄範圍內自由迴蕩。
最近首次於巴黎香榭麗舍劇院
獻藝，並首映全新音樂會電影
《樂聚！》的香港鋼琴家王致仁
將演奏出別具個人特色的改編樂
曲，把其對不同音樂風格的好奇
心從中表露無遺。音樂會上，王
致仁將聯袂西東合集室樂團合奏
莫札特的協奏曲，是次演出採用
由作曲暨指揮家拉赫納為鋼琴和
弦樂五重奏改編的版本，然後緩
緩帶領觀眾進入音樂巨匠巴格尼
尼與李斯特的心靈對話。王致仁
接着演奏的一系列橫跨法國巴洛
克時期到1920年代爵士時期的舞
曲，展現音樂離不開的一種藝術
源泉 —— 舞蹈，喚起聽眾對來自
法國凡爾賽宮的宮廷加沃特舞
曲，以及來自煙霧繚繞的德國柏
林的查爾斯頓舞曲等歌舞表演的

想像。
在11月的滿月當天，香港鋼琴

家吳宇晴將演繹鋼琴獨奏，帶來
精心改編的貝多芬的《月光奏鳴
曲》。與此同時，在整個音樂節
期間，洗衣場石階上的一百台
拍子機亦在時刻提醒聽者，即
使 在 先 鋒 作 曲 家 利 蓋 蒂
（Gyö rgy Ligeti）誕辰100 周年之
際， 他的音樂仍然是真正前衛
的。
在周末，大館監獄操場的舞台將
由香港音樂新秀呈現精彩的古典樂
演出。「周末操場樂聚」的全部曲
目由本港頂尖的古典管弦樂團港樂
樂師、客席樂師帶領多位新進音樂
家共同編制，為聽者於日間帶來悠
揚的免費音樂盛宴。
最後，「西東樂薈」壓軸登
場，以變化多端的曲風為今年度
的「大館操場音樂節」作結。小
提琴家王亮將率先獨奏西方古典
音樂之父巴赫的作品。緊接下
來，王亮與共事的香港管弦樂團
音樂家將攜手呈獻布拉姆斯恬靜
閒適的單簧管五重奏，再從中引
領出匈牙利作曲家巴托的民族音
樂，牽引聽者遊走外西凡尼亞、
羅馬尼亞、阿拉伯及土耳其，隨
巴托的腳步踏遍阿拉伯世界，最
後抵達狂歡的猶太婚禮作為終
結。

時間：11月20日至11月30日
地點：大館監獄操場、洗衣場石
階及賽馬會立方

Opera Hong Kong（香港歌劇院）20周年之際，於10月在
文化中心呈獻一連5場浦契尼的《托斯卡》。記得8年前曾看
Opera Hong Kong主辦的同一戲碼，感覺卻大有不同。上回以
古典面貌呈現歌劇之美，今次以現代手法展示原本古典的內
容。這產生兩個問題：現代處理會否失去原歌劇的美感，和走
科技方向是否一定要把古代場景轉到現代？
先來看看《托斯卡》的故事。畫家馬利奧為幫叛軍安哲洛提
逃脫而引起警察局長史卡皮亞借機拘捕，原因是局長迷戀女伶
托斯卡，而她與馬利奧相愛。史卡皮亞從中挑起托斯卡的嫉
妒，既要佔有她也要處死馬利奧。整個故事設在1800年的羅
馬，三幕場景分別是教堂、史卡皮亞的書房和城堡。人物和故
事背景如以古典處理出發，既順理成章，且讓人很易走進歌劇
的中心氛圍。今次時間、背景和場景依舊如原設，但服裝、
setting則很現代。這樣看起來就有點格調不一。如幕一的教堂
景頗現代，中央由竹枝搭起的一台支架，男女主穿着現代在其
中上上落落互訴心聲及唱情歌，沒半點19世紀和身在教堂的味
道；場二史卡皮亞的書房把舞台橫分為二，調子灰白，演員在
高台上活動，更有點超現實感；而尾幕承接幕二，一道灰白弧
型大牆，也不像城堡。觀眾要從這些setting去聯想演員置身在
1800年的羅馬並不易。本來把整個劇轉換為現代劇看也並無不
可，但壞在內容不斷提起1800年的事件，尤其關於叛軍與政府
的對立，和拿破崙戰勝、羅馬得以解放。觀眾接收的人設、背
景和內容明明是古代，setting卻轉換為現代。現代手法雖較易
沾上科技 feel，展示出不同的視覺新感官，但古典劇原有的美
感同時被抹去不少。政府鼓勵文化藝術也走科技路線，但也值
得出品人好好研究。
雖然《托斯卡》的現代處理不易令人有共鳴，亦可看到導演

在劇中附加不少象徵意義。其中整個戲的故事和人物核心都浸
有濃厚的宗教氣氛，這點很突出。場景的剪影或投影多見教堂
外貌，而除幾位主角，其他的角色都是教廷人士。他們甚至是
為奸角史卡皮亞這個男爵服務，這點不論是否有弦外之音，也

凸顯了宗教也有黑暗一
面，但活在當中的人，包
括正邪角色都是虔誠教
徒，會為自己犯的錯或罪
而祈求天父原諒。其中女
一托斯卡因嫉妒而令男一
被捕就請天父恕罪；而男
二史卡皮亞因眷戀托斯卡

而設計想佔有她同樣求天父赦免其罪。導演在這些地方有力地
呈現一個時代的氛圍甚至精神。這方面的成功比處理劇中人交
錯的恩怨精彩。
其中引起托斯卡嫉妒是劇情一個重要環節，即她看到戀人畫

中的女人而誤會他心有所屬，設計並不明顯，而幾乎與政治相
關的情節也較粗疏，尤其捉拿安哲洛提一段。結局女主發覺被
騙，馬利奧真的被處決死了，從城堡一躍而下自殺。看到導演
的心思，但不易令人明白，因旋轉舞台一轉，女主卻是伏屍床
上。
表現方面，今次參與的A Cast分量不輕，男女高音Aronica

與Dyka都有好聲量，但整體獨唱較出色，不知是否setting要演
員在高處或遠處演唱，有些段落音量不穩定，尤其Dyka在幕
二面對男二Sgura時。男中音Sgura在10月13日這場的演出極
之出色，他的演唱有力且感情洋溢，每每掀起高潮。他塑造的
史卡皮亞男爵外表冰冷，權力慾極重，又極度迷戀托斯卡，都
很有感染力。他一身西裝，一手握着拐杖，演繹一腿不便行動
的冷血反派，形神如電影中的鐵幕殺手，都唱做俱佳。港樂在
Yves Abel 指揮下亦發揮作曲家浦契尼作品的戲劇性。
回到前面的問題，走現代科技方向是否就是要將古典劇改為

現代氛圍？是否也可利用尖端科技浸入古典式舞台世界，令古
典劇瀰漫更不可思議的嶄新感覺而不一定要強改成現代模式，
同樣展現新時代科技予文化藝術的力量呢？如何注入科技來提
升文化產物，這方面實可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文：鄧蘭

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15年了！每年10月，

就會開始想念那塊稻田中的舞台，還有廣

闊的天空與遙遠的山脈，以及被藝術澆

灌、越來越可愛的池上鄉。

今年適逢台灣雲門舞集50周年，繼

《稻禾》、《松煙》與《十三聲》

後，雲門舞者再次登上稻田中的舞台。

舞團新任藝術總監鄭宗龍專門為池上特製

《天光．霞》，舞者穿着鮮艷的服裝在風中起

舞，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迴響在田野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尉瑋 圖：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霞」是太陽初升或落山時分陽光於雲層上投映出的斑斕色彩。在鄭宗龍眼中，舞者如白雲，當光線投來，會展現
出不一樣的內心情態與顏色。舞作《霞》，便以每個舞者的故事與
經歷為線索。作品創作於疫情間，首演於2022年，來到池上，化身
為特製版本《天光．霞》，如雲的舞者真正回到大自然中，以天地
為舞台，以墨山為遠景，在稻田中起舞。

舞作回歸自然中

「作品是在疫情下創作的，那幾周時間大家各自在家，我透過視
訊和舞者一對一工作，這讓我第一次看到舞者的另一面，看到他們
住的地方，也好像可以從他們身上找到故事和感受放進來。」鄭宗
龍說，除了讓舞者分享自己的故事，他也請大家一起來畫畫，劇場
中很多舞段後面的影像呈現其實就是舞者的畫作。「一個舞者在前
面跳，後面可能搭配的就是他的畫作，我們請影像設計把畫作變成
有一些動畫感，再配合舞台的燈光等來呈現。」
在池上，背景的「畫作」則變成了遠處的中央山脈、天上的流雲

和不停變幻的天光。原本的舞蹈集結了不同的個人故事，有很多的
獨舞與雙人舞，到最後又匯聚成群體情緒的展現。來到稻田間，從
封閉的舞台空間抽離出來，這些親密的個人化的分享，好像被周圍
的大自然「吃」掉了，它們被風吹散，被陽光曬乾，消失在田野
中。「我和舞者說，大家要想像，我們的手真的可以摸到旁邊的
山，腳真的可以碰到旁邊的雲，然後身體就像這塊大地一樣。給他
們這樣的鼓勵後，他們也才能感受到在池上這塊不一樣的舞台上跳
舞的感覺。這是在劇院黑麻麻的環境中得不到的跳舞的感受。」
鄭宗龍想要舞者回歸到最為樸素的狀態中，而對於觀眾來說，視
野中的舞台只是眼前廣闊美景中的一小塊，那些人與事，如同鏡頭

被拉遠後，天地間的一粒小豆，微小又倔強。

薩克斯風版巴赫

《霞》的音樂，選取了音樂家清水靖晃改
編的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薩克斯風
版，問鄭宗龍為何對薩克斯風版情有獨鍾，
「不知道哎。」他說，「我無意間得到這個
音樂，太喜歡它了。它是在教堂啊、礦坑
啊、防空洞啊那種空曠的地方所錄製的，太好

聽了，是完全不一樣的巴哈赫。」
他坦言跟隨直覺來選擇音樂，沒有想太多，「有些

段落有巨大的孤獨在，有些時候又很輕，比如一男一女在跳
舞那段，好像在談戀愛一樣，那也是很棒的，不是只有孤獨。」
作品邀來美國四座葛萊美獎得主、音場設計馬塞洛．阿內茲打造

不一樣的立體聲景，在低迴的樂聲外，似乎還能聽到呼應環境的鳥
叫聲。「劇院是封閉空間，音響的工程比較好掌握。這裏則是風一
大，聲音就跟着風跑，一下沒有，一下又回來。馬塞洛在劇院中也
比較好使力，鳥叫聲我們有專門設計放遠一些距離，讓人覺得是真
的從這裏飛或在那裏飛這樣。」他又笑說，演出前對音響調試了很
久，與林懷民老師討論時，兩人一人覺得要小聲，一人覺得要大
聲，「差點吵架！」

編創「只有舞的舞」

在池上跳舞難嗎？「天氣很難掌握。」鄭宗龍笑着感慨。對他來
說，能天人合一，與自然和諧，是努力的目標與嚮往，至於成不
成功，除了自己與舞者，還要看看老天爺。「上次做《十三聲》好
像有跟老天爺感應到。」他笑說，「天氣是時而下雨，時而烏雲，
跳到最後，舞者都換成彩色衣服，天就變成大太陽，真的很有感
應。那個時候沒有感覺到那麼困難，只是在側台都備好了溯溪鞋，
舞者一跑進去就要換上再跑出來，因為前面5分鐘沒下雨，後面5分
鐘就開始下雨。」
這次跳《天光．霞》，有時太陽暴曬，舞者的腳被舞台燙得脫了

皮，有時風又大得像要把人吹走。老天爺變幻多端，苦了舞者，卻
給舞作帶來不一樣的自然色彩。
鄭宗龍說，自己是「手機養大的孩子」，投影、燈光、互動裝

置，在他的舞作中常有運用。將舞台作品帶來池上，剝離劇院中的
舞台效果，舞作需要找到新的支點，長出不一樣的樣子。「從《十
三聲》到《霞》，我某方面也在想，有沒有可能回去再找舞蹈的感
動？有沒有可能像池上的人一樣，做一個很樸實、只有舞的舞？這
是這幾次我在池上的收穫。一點點接觸到這些事這些人，對我來
說，也因為這樣的機遇，改變了很多在創作上的想法。」

香港歌劇院《托斯卡》
強調科技的文化產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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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展開內地巡演
林懷民：雲門多了青春感覺

這個周末，《霞》正在上海國
際藝術節上演，之後將巡演至江
蘇及北京。這是雲門時隔4年後
再次造訪內地，也是鄭宗龍首次
以雲門藝術總監的身份與內地觀
眾見面。在早前的觀眾見面會
上，雲門創辦者林懷民作為特別
嘉賓來為愛徒新作站台。他表
示，鄭宗龍的作品與他自己的風
格完全不同。「我的舞號召舞蹈
一個動作慢慢做，呼吸慢慢地
長，也同時把觀眾耗着。可這個
舞就是非常輕快，動作非常多，
顏色也非常漂亮，更多了青春的
感覺。」
鄭宗龍則表示，《霞》是每個
舞者的故事集錦。為了展現
「霞」的千變萬化，舞者的服裝
都是多姿多彩的，這與雲門之前
的風格有所不同。作品中亦加入
不少多媒體影像。「我們希望服
裝、舞作裏面的影像，可以去表
達舞者想要表達的故事。」鄭宗
龍還向觀眾展示了舞者們每日排
演的課程表，裏面除了傳統芭蕾
課程，還特別請來一位街舞專
家。他透露，這樣的效果，會讓
「霞」在柔美之餘再多一些動
感。
提到愛徒的新作，林懷民用自
己專業的角度，將之和自己的作
品作了獨特和美妙的對比。他
說，還記得1993年第一次來上
海演出《薪傳》的盛況。那是第
一次來內地，觀眾的熱情給他們

很大鼓舞。但隨着時間推移，
《薪傳》有了新發展。「上次演
是2003年，服裝小姐就跟我說
『老師糟糕，現在新的跳《薪
傳》的舞者要比20年前那波平
均身高多了7公分，完了衣服要
重做了，又要花錢了』。」引申
到今次的《霞》，林懷民由衷地
稱讚他們「身材不是我這種身材
了，非常好看。」他還調侃鄭宗
龍：「宗龍就喜歡跟他長得一樣
的。所以我跟他們排練的時候，
都要抬起頭來看他們。」
完成上海站演出後，《霞》將
於11月24日、25日在江蘇大劇
院上演，12月7日至10日則將登
上北京國家大劇院舞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鄭宗龍鄭宗龍 攝影攝影：：尉瑋尉瑋

◆《天光．霞》中，舞者以天地為舞台。
攝影：劉振祥

◆《天光．霞》以遠山為背景。
攝影：劉振祥

◆林懷民（右一）與鄭宗龍
（中）在觀眾見面會上。

攝影：張帆

◆◆舞台版舞台版《《霞霞》》於上海國際藝術於上海國際藝術
節演出節演出。。 攝影攝影：：李佳曄李佳曄

上海國際藝術節提供上海國際藝術節提供

◆◆《《托斯卡托斯卡》》香港歌劇院提供香港歌劇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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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

舞
者
裙
擺
紛
飛
，，
在
稻
田
中
起
舞

在
稻
田
中
起
舞
。。

攝
影
攝
影
：：
劉
振
祥

劉
振
祥

◆鄭宗龍為池上特
製《天光．霞》

攝影：劉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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